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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赏析
赵克理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系，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１２７）

［摘　要］作为扬州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一个独特地域性符号，福祠因其祭祀性、主人身份地位
的标志性、建筑空间的视觉引导性及砖刻的艺术性等特质而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古民居福祠总体

上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立面装饰形式，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三段式装饰。在装饰纹样的选用上，传统

吉祥纹样与祭祀纹样和谐共存是福祠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福祠与宅园合一的整体布局一道，彰

显出扬派建筑的质朴与从容，具有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极高的地域审美文化价值，是不

可多得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样本。诠释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对中国当代设计的语意表达及扬

州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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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民居营建中，聚族而居的村落常通过建
祠堂来满足族人祭祀活动的需要，城市宅院一般选

择厅堂作为祭祀场所。明清时期扬州民居在营建中

独辟蹊径，于宅院入口天井处设类似于佛龛的福祠，

作为宅院主人早晚、各种节日、婚丧嫁娶等活动祭祀

先祖神灵的场合。这一独特的地域性建筑装饰艺术

符号，因其祭祀性、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建筑空

间的视觉引导性以及砖刻的艺术性等特质，在整个

宅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成为中国古民居建

筑装饰艺术的一个孤例。尽管自陈从周先生起学界

对扬州园林艺术有所研究，但扬州园林与古民居空

间的一体化特征奠定了建筑与装饰艺术的主导作

用，目前被园林研究遮蔽的古民居建筑艺术研究鲜

有学者关注。青砖黛瓦掩映下的福祠，尽褪徽州砖

雕细密繁缛和苏州砖雕柔婉细腻的铅华，与宅园合

一的整体布局一道，彰显出扬派建筑所具有的中国

传统设计文化丰富的内涵和极高的地域审美文化价

值，对其进行诠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传承的现

实意义。

　　一、扬州古民居福祠概述

在扬州旧城区约５平方公里范围内，散布着数
百个建于明、清和民国早期的古宅名第。这批古宅

建筑群中，既有官宦之府、盐商宅第，也有书香世家、

平民居所。其中，多数宅园坐北朝南，呈东西窄而南

北略长的矩形。空间定位选择与北京四合院“坎位

巽门”的形制基本相同。内部布局前宅后园，以庭

院为主，园林为辅，园林藏于深宅后院之中。

住宅建筑以横向组群铺开，常有二路、三路甚至

四路、五路并列，每路面阔三间、四间或五间不等，相

邻两路之间以狭长的明巷（扬州人称之火巷）相连。

纵向以合院为进延伸，常见三进、五进、七进连贯，少

数达九进甚至十三进。合院以规制三间为基数与东

西厢廊构成，所以根据每路面阔不同，有“明三暗

四”或“明三暗五”的做法。清代扬州人李斗《工段

营造录》中有“如五间则两梢间设子或飞罩，今谓

明三暗五”的记载。建筑整体呈棋盘格子状布局，

整个院落规整严谨而极富韵律感。［１］

迈入八字形正门，在东西向狭长的天井中，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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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墙面（或清水灰砖、或磨砖斜角锦贴面、或白

灰粉刷）上嵌以水磨青砖雕刻砌成的福祠，与大门

遥相呼应，十分引人注目。以此为引导，向左入仪

门，步入日常接待宾客的正厅（堂）；自右入火巷门，

供杂务、佣人或日用物品之进出。

作为宅园成员重要祭祀场合和主人身份地位象

征的福祠，因突破了沿袭千年的室内祭祀传统，在营

造中选择仿建筑式佛龛的基本形制，由于受墙面的

限制，多仿古建筑立面形状，一般高约１．５～２ｍ，宽
１ｍ左右，厚１０～２０ｃｍ，并无严格的规制记载，其大
小视天井规模和墙的高低而定，以取得视觉上的协

调。全部构件均以清水磨面的青砖精雕细刻而成，

各部件间严丝合缝，毫无粘合痕迹。装饰图案的表

现多采用浮雕或透雕，少数部位施以圆雕技法。题

材的选用将传统祭祀场合常用的纹样与民间吉祥纹

样相结合，以体现出该区域的多功能特征。福祠整

体造型构思巧妙、工艺精致，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

质朴而不乏灵动之气，常借助雕刻层次的递进和光

影的变化来强化其有限的空间效果。

　　二、扬州古民居福祠的装饰艺术

特征

　　由于福祠具有祭祀的特殊表意功能，所以在表
现手法上以传统建筑总体造型特征为基础，装饰艺

术语言既有民居建筑常用的符号特征，又有佛龛造

型的部分语言特点。

１．三段式布局
扬州古民居福祠总体上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立面

装饰形式，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三段式装饰。上段

为屋顶，屋面部分有以青砖磨制仿琉璃筒瓦形，也有

以青板砖铺面。中段为屋檐下门以上的部分，一种

为整体墙面满布纹样（见图１），另一种则是以整体
磨砖墙面作底，团花纹样居中。下段以门洞为中心，

两边设对称扇。一般方门门洞上方两侧向内出挑

一组砖饰构件；也有在门洞前加高挺的门楼以强化

整个福祠的立体效果（见图２）。两边磨砖壁柱直抵
檐下。整个福祠被磨砖台面托起，既是整个建筑的

基座，也是摆放祭祀用品的地方。

２．吉祥纹样与祭祀纹样共存
在装饰纹样的选用上，传统吉祥纹样与祭祀纹

样和谐共存是福祠装饰艺术的一大特色。

祭祀类纹样中，屋面正脊两端鸱吻多为圆雕龙

首鱼尾。鱼龙身体倒伏，龙头双目怒睁，张口吞脊，

满布鱼身的鳞甲刻画细致而生动，鱼尾双叉反翘，整

体既威猛神异又姿态生动，与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辽

代薄伽教藏殿和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山门的鸱尾极

其相似。吴引荪宅福祠（见图３）运用祭祀纹样可谓
匠心独运，为强化屋顶清水脊饰去繁就简、化直为弧

图１　汪竹铭宅福祠　　　　　　　　　　　　　图２　卢绍绪宅福祠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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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翘的整体灵动和立体化视觉效果，设计者压缩中段

装饰，代之以两层略带收分的砖枋，上层无饰与屋顶

呼应，下层满布源自早期图腾的“碯”字形四方连续

纹样，扬州人将其称为“路路通”。扬州古民居福祠

中拐子龙纹运用较多，大多饰于福祠中段，如图１所
示的汪竹铭宅福祠，设计者在中段上方首先设一层卷

草枝蔓缠绕的拐子龙纹样与屋面装饰过渡，其下则用

纯粹的拐子龙纹，门楣上方也施以同样的纹样装饰，

使整个福祠显得庄重肃穆。扬州古民居福祠中也有

将拐子龙纹样与其他主题纹样配合使用的，只表示祭

祀意义的存在，如黄至筠宅福祠（见图４）和吴引荪宅
福祠，这两个福祠中段正中饰较大的海棠锦牡丹花卉

纹，拐子龙纹环绕周边起到烘托的效果。

扬州古民居福祠中运用最多、题材广泛的当属

传统吉祥纹样。扬州古民居福祠在题材选用上多与

宅园主人的出身、文化素养、人生追求密切相关。如

卢绍绪（先任盐场课盐大使，后为业盐场商和盐运

商）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在宅园的营造中不惜工

本，极尽豪华奢侈，所造福祠既大且精：满布云纹的

屋脊正脊饰体量较大的由莲花座、宝瓶和三戟组合

而成的“连升三级”；中段平整光洁的青砖底上，硕

大的海棠形“三多”（佛手、桃、石榴）纹样，刀法犀

利毫无阻滞，十分醒目；门洞前加高挺的门楼以强化

整个福祠的立体效果，门洞上方刻扇面式匾额，满布

回纹锦，中阳刻“如意”二字，旁雕对称牡丹，再上雕

“双龙戏珠”。卢绍绪宅福祠的设计着力表现主人

对长寿延年、多子多福、官场生意场上诸事遂意吉祥

的追求。［２］又如黄至筠，虽为巨贾（清嘉道年间八大

盐商之一），但极具文人气质。黄至筠宅福祠正厅

取名“汉学堂”，福祠门洞两侧扇裙版上刻“四

书”，均意在彰显主人深厚的国学修养。黄至筠宅

福祠装饰中将中段墙面两分，顶部回纹绕边，上半部

中心海棠形牡丹纹，四周布回纹边，下半部中间由蝙

蝠、如意、双钱和寿桃组成“福到眼前”，回纹充塞角

隅，极富生活意味。传统吉祥纹样中的回纹、二龙戏

珠、蝙蝠、牡丹花卉纹、双钱纹等，均是扬州福祠装饰

中常用的纹样，它们表达着富贵绵延不断、生命生生

不息、生活与事业富足双全等美好愿景。

由于福祠属传统宗法宗教祭祀活动场所，祭祀

的主要对象是祖先，在祖先崇拜意义的统摄下有对

天地、神灵和佛的崇拜，所以在祭祀的内容上更倾向

于功利性价值。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也有这种

功利性价值的表达。因各宅园主人价值取向的差

异，福祠的装饰艺术不像建筑或其他艺术那样受流

传规制的约束，为装饰艺术创造了充分发挥的自由

之境。文人或具有国学修养的主人在装饰上或倾向

于庄严肃穆，或倾向于轻灵舒展，或倾向于精致奢

华，或者兼而有之。值得一提的是吴引荪宅福祠。

吴引荪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任浙江宁绍道台，遂
聘请浙江工匠来扬州仿造宁绍道台衙署并结合扬州

图３　吴引荪宅福祠　　　　　　　　　　　　　图４　黄至筠宅福祠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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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格营建私宅。吴引荪宅福祠造型去繁就简，

化直为曲，几近大于屋面的屋脊加两道腰线呈弧形

上翘，屋面、屋脊毫无装饰构件以突出轻灵之气；中

段上部“碯”字纹，下部中心海棠牡丹纹两边对称饰

竹石，四周回纹绕边，门取如意状，两边清水砖底上

书“天能生金，池不受宝”联一幅。吴引荪宅福祠通

过造型上稳重与轻灵、装饰上繁与简的巧妙处理，完

成了对文人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三、扬州古民居福祠的审美文化

价值

　　祭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血缘关系是古代宗法制度的纽带，家族观念则是

其基础。人们通过对先祖和神灵的祭祀，希望得到

他们的庇荫来维持旺盛的血缘家庭群体和事业的永

续。这种祭祀传统文化必然会反映到建筑营造中。

中国传统民居村落普遍强调以祠堂为中心，而民居

院落则以厅堂为中心来组织空间结构，以表达族人

的这种群体性、集中性和秩序性特点。普遍而言，祭

祀活动多在室内进行。扬州古民居一个独特的现象

是将这种隆重的祭祀活动置于室外，而且位于大门

入口处的天井内，反映出扬州古民居主人对祭祀活

动和居住性建筑结构布局的独特理解，展现出深刻

的地域审美文化特点。

官员、文人和盐商宅第多砌筑福祠。尤其是盐

商宅第更喜砌筑福祠。盐商虽然家资巨万，代表了

资本主义的新生商业力量，但是仍然不能融入上流

社会阶层。如何在事业成功与精神追求两者之间取

得平衡，多数盐商在营造宅院时，对享乐之欲和财富

的炫耀持克制和谨慎态度。明清时期扬州盐商宅第

营造大多承续中国传统宅院、园林的营造手法，重在

突出建筑环境品质的质朴和诗意化表达。同时充分

运用扬州砖刻艺术精工洗练、丰满清丽、配景简约、

主题突出的特点，加之青砖质朴材质的烘托，使整个

宅园的装饰艺术体现出浓烈的儒家文化意境。

福祠作为祭祀活动的场所，其位置处于整个空

间环境序列的前端，向人们昭示出宅院主人对“根”

追寻的情愫。福祠内的各种祭祀活动展现出主人通

过在新兴商业环境中艰苦奋斗并创造出丰富物质世

界所体悟到的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体验。此

外，福祠与建筑中的其他装饰要素均体现出主人对

儒家理想化人生境界的向往，也就是说，商业活动的

成功，财富的积累，这些都是外在的立功，更为重要

的是，在生命生生不息的行程中对“道”的追寻。正

像盐商黄竹筠在自己的清美堂（正厅）所悬楹联“传

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即是对

这一情愫所做出的最好诠释。［３］

　　四、借鉴与启示

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在运用中国传统装饰

纹样和砖刻工艺来进行文化表达方面，有效地实现

了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高度统一，体现出天地精

神与人文精神高度和谐的审美文化追求，揭示出那

个时代刚刚迈入商业市场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新生社

会力量群体，在物质富足与精神追求两者之间选择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候与回望，并赋予了传统装饰

艺术以新的文化语义，这对中国当代设计的语意表

达及扬州古民居保护和修缮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目前中国设计艺术正处在发展中，先后经历了西

方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符号化消

费以及当下过度商业化设计的冲击与洗礼，如何汲取

西方设计中的精华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民族设计话语体系，是中国设计艺术界的

一大难题。扬州古民居福祠装饰艺术的语意表达方

式或许对我们具有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义。

扬州地方政府在古民居保护和修缮方面付出了

不懈努力，近年来花巨资对保存完整的古城区内的

民宅尤其是名宅进行大规模修缮。但如何使修缮后

的民宅能够忠实地反映历史风貌，仅靠修旧如旧的

常规方法远远不够。还需要对那些保存完整的古民

居样本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以探寻这种地域性

建筑的装饰艺术和审美文化特征，以及不同宅院的

个性风格，并对其进行详细分类，用以指导那些损毁

严重宅院的修缮，更好地展现宅院主人独特的个性

特点和审美取向，提高修缮品质。

福祠装饰艺术研究只是古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研

究诸多课题中的一小部分，笔者以此抛砖引玉，望设

计界同仁一道努力来共同发掘隐匿在这些历史遗产

中的丰富思想资源，为我国古建筑保护提供有针对

性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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